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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

赴任长沙
������第二天早上， 邻船三人过来
向张仲景表示谢意。 那病人脸色
还是黄黄的， 但已不再感到难受
了， 他介绍自己姓王， 另两位分
别姓陈、 姓李， 然后恭敬地说：
“谢谢先生昨夜救我危难， 敢问
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姓张， 名羡， 南阳人
氏。” 张仲景为了不透露太守身
份， 便随意说了个化名。

“张先生是一位医师？ 不知
要到何处行医？” 姓李的那位询
问道。

卫汛正要张嘴解释， 被张仲
景以手势制止了， 笑着说： “我
是一个读书人， 略懂医理罢了。
因向往湘江和长沙的风光 ， 特
意要到长沙走一遭。”

三人一听大喜， 齐声叫起好
来， 姓陈的赶紧说： “我辈正是
长沙的读书人， 相约出来散散
心， 现正动身返回 。 先生到长
沙， 我们正好同行。”

三人执意邀请张仲景同乘一
船。 张仲景推辞不过， 便搬了过
去。 开船了， 三人和张仲景坐在
一起， 谈古论今， 好不热闹。 到
了一段江面， 江水碧波粼粼， 两
岸满是高达丈余的绿树， 盛开着
洁白的、 淡黄的、 粉红的、 桃红
的花朵， 交相辉映， 艳若彩霞。
张仲景惊喜地指着江岸， 刚要说
什么， 那位姓李的抢先地介绍
道： “这叫木芙蓉， 你们北方没
有这种花吧？ 在百花凋零后， 它
不畏秋霜秋风， 傲立枝头， 色彩
绚烂， 多美呀！”

是啊， 它不仅美艳好看， 还
能治多种病症哩！ 它的叶可作消
肿解毒的外敷药 ， 主治疮痈肿
痛， 兼疗烫伤； 花可以作凉血止
血药用。”

船在湘江中划行， 又到了一
处， 两岸挺立着一丛丛竹子， 高
者如凤尾凌空 ， 矮者似绿云铺
地； 有的置身平野， 有的濒临水

边。 船行近处， 可以看到竹干竹
枝上有斑斑点点的褐色花纹。 陈
生故意问道： “张先生， 你可知
道这叫什么竹？”

“这叫斑竹。” 张仲景微笑
作答， “传说古代圣君虞舜巡察
南方时病死途中， 葬于这附近的
苍梧山。 他的妃子娥皇、 女英寻
找到这湘江边， 不见夫君， 恸哭
不已， 眼泪洒在这竹干竹枝上，
就形成了这斑斑痕迹， 所以这竹
又称湘妃竹。”

“说得是， 说得是， 张先生
对我们这里的掌故如此熟悉， 真
是博学多才。” 王生赞叹道。

几个人就这样沉醉在湘江
的美景里 ， 说说笑笑 ， 不知不
觉就过了一天 。 船靠岸歇了一
夜 ， 第二天一早 ， 又逆水南行
了。

（摘自 《中外著名科学家的
故事张仲景》， 四川少年儿童出
版社 1995年 4月出版， 有删节）

��� 婆婆一次不小心摔倒 ， 左大腿摔成
了粉碎性骨折。 医生说： 这是人生的最
后一次骨折， 这么大年纪了， 已不适合
手术。

我问医生， 不手术那怎么治疗？ 医生
的回答是， 那就只能在床上躺几个月了。

刚好老公这段时间去安化扶贫点了，
近几天都不能回来 ， 我紧张得六神无
主 ， 看着病床上痛得嗷嗷直叫的老娘 ，
我和小姑子急得焦头烂额 ， 一筹莫展 ，
尽力细心周到地护理 ， 但看不到一点希
望。

我到处找关系， 联系同学朋友， 都说
我们住的这个医院的骨科就是全市最牛的
骨科， 蔡院长是骨科的一把刀。 但蔡院长
去外地学习了， 要下一周才能回来。

那天一大早， 一群白大褂来到婆婆的
病床前， 一位医生拉着婆婆的手说： “娭
毑， 你想手术?你不害怕吗？”

我婆婆一把抓着医生的手嚷着： “我
不做手术， 我不开刀！ 我要回家……”

我跟着查房医生来到医生办公室 ：
“我找蔡院长！”

“你是 26 床的什么人？ 你确定要做这
个手术?” 其中一个白大褂迎着我的眼光。

“我是病人的儿媳妇， 我知道手术的
风险， 前面医生已经跟我说了， 我能当
家， 我签字！” 我迫不及待。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我就来给你妈
做这个手术。” 哦！ 他就是蔡院长！

接下来， 蔡院长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手
术的细节， 比如粉碎的大腿骨要全部取
掉， 代之以一根人造的大腿骨， 两头要磨
成合适的弧形， 与上面的股骨头和下面的
膝盖骨神吻合……

天啊， 听得我得心惊肉跳， 我虽然没
有听懂医生说的许多内容， 但我明白了手
术的难度和复杂， 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眼前
的风险。

手术的前一天， 趁蔡院长来婆婆病床
前交代手术事宜的时候， 我悄悄地把一个
红包塞进了他白大褂的口袋里： “谢谢
你， 蔡院长， 一切都拜托你了。”

“不必谢我， 是你们的孝心， 才让我
有信心做这个手术。”

第二天， 婆婆 8 点半被推进手术室，
我们一直守在手术室门外， 紧张得坐立不
安， 下午 3 点钟左右， 手术室的门打开，
医生叫 26 床的家属， 我吓得汗毛根根立
起， 以为婆婆出了状况。

医生端着一盘子血糊糊的碎骨给我看
了一眼， 告诉我手术很顺利。 我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婆婆被救回来了。

那天， 蔡院长带着一班人来查房， 对
一大群跟班医生和实习生说： “看看， 多
漂亮的伤口。” 婆婆苍老的大腿上， 一条
近两尺多长的伤口， 被缝合得严严实实。
我暗暗地庆幸自己当时塞了那个红包， 更
庆幸婆婆遇上了这么好的医生。

蔡院长轻轻地拍着婆婆的大腿说 ：
“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娭毑， 以后一
定要拄拐杖哦， 不能再摔了。”

第二天下午， 我老公递给我一张缴费
单： “蔡院长给我的。” 一看数目， 我就
明白了， 原来， 蔡院长把我给他的红包，
替我婆婆交了住院费。

吴灿娜 （湖南 长沙）

�� �清晨 7 时左右， 我穿过湖南
烈士公园去上班。 年嘉湖的水面
铺满夏日明晃晃的阳光， 像一块
块刚熔开的金子。

湖畔的树低垂着， 叶子在微
风中翻出银白的背面。 树荫下，
早已有了人影。

最先入眼的是一位老者。 他
站在一株歪脖子树旁， 双手缓缓
抬起， 又缓缓落下， 动作慢得如
同湖水的微波。 他的太极拳打得
极轻， 极柔， 仿佛怕惊扰了水底
游动的鱼儿。 旁边不远处， 三五
个中年人正跟着手机里的节拍练
习八段锦 。 “两手托天理三焦
……” 他们的手臂齐齐向天空伸
展， 像是要把那片炽热的夏云都
托起来。

在年嘉湖的栈桥上， 一个六
十来岁的男人站在亭子边， 正对
着湖水 “啊啊” 地吊嗓子。 他的
声音撞到对岸的林子 ， 又弹回
来。 旁边有人笑他， 他也不恼，

只说： “这一嗓子喊出去， 浑身
的暑气就都散了。” 我驻足听了
片刻， 那声音里确有一种清冽的
东西， 像是把一夜的慵懒都淘洗
干净了。 盛夏的早上， 即使 7 时
也已有些热意， 但他额上沁着细
密的汗珠， 反而显得精神抖擞。

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常说的
一句话： “夏天是养人的季节，
出透了汗， 身子就轻了。” 那时
不懂， 只觉得夏天黏腻难耐。 如
今看着这些晨练的人， 倒有些明
白了———他们脸上那种舒展的神
色， 不是空调房里能得来的。 有
位穿白背心的老人做完一套动
作， 用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
自言自语道： “今早这一身汗，
值。” 旁边的人接话： “那可不，
汗水换药水嘛。” 两人都笑了。

太阳又升高了些， 湖面粼粼
的波光变得有些晃眼。 锻炼的人
们陆续散去， 他们走路的姿态里
都有一种特别的舒展， 仿佛身体

里的每个关节都被晨光润泽过
了。 一位中年男士边擦汗边对同
伴说： “明天还来， 一天不落。”
同伴点头： “得坚持， 不然前几
天的汗就白流了。”

那位吊嗓子的中年人说得
对， 这一口清气， 千金不换。 而
我们在岁月里流过的每一滴汗
水， 原来都是在为身体积攒对抗
时间的资本———健康从来不是天
赐的礼物， 它是每个清晨选择早
起的决心， 是手臂划出弧线时肌
肉的苏醒， 是一口浊气吐出、 一
口清气吸入的温柔交换。 在这个
炎热的夏天， 那些汗珠滚落的地
方， 正悄悄种下未来某日不必端
起药碗的底气。

我想 ， 那些日日锻炼的人
们， 他们的身体力行， 或许才是
对生命最庄重的纪念。 毕竟， 最
好的纪念碑， 是健在的身体； 最
长的怀念， 是好好地活着。

梁湘茂 （湖南 永州）

送 红 包

�������6 月 30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永顺县卫健局联合芙蓉镇
中心卫生院， 特邀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和州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
来到芙蓉镇开展医旅联动急救技
能专项培训。 专家团队成员结合
景区典型突发救援案例， 详细演
示心肺复苏 （CPR）、 AED 自动
体外除颤仪使用、 海姆立克急救
法三大核心急救技术， 同时针对
游客常见的各种问题进行细致讲
解。 图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专
家向芙蓉镇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
现场教学。

通讯员 邹巧 摄影报道

急救技能专项培训


